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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是
子
于
先
生
的
第
二
部
小
說
集
。
雖
然
這
些
作
品
在
獨
自
發
表
的
時
候
，
都
已
經
讀
過
。
但
這
一
次
重
讀
，
却
有
另
一

番
的
領
會
；
尤
其
每
篇
後
面
新
加
的
「
後
記
」

，
不
僅
使
我
重
溫
了
自
己
在
寫
作
中
最
早
一
段
的
摸
索
時
光
，
更
諶
我
對
這
些

年
來
的
文
藝
生
活
有
了
一
次
反
省
。

好
像
有
一
次
跟
子
于
先
生
聊
天
的
時
候
，
他
曾
經
說
過
這
樣
的
話
：
「
僙
僅
把
文
藝
當
作
時
代
的
反
映
是
不
移
的
，
如
果

那
樣
，
我
們
就
沒
有
理
由
反
對
那
些
黃
色
的
低
級
小
說
，
至
少
，
那
也
是
祉
會
的
一
種
現

象
啊
！
因
此
，
與
其
說
作
家
要
在
作

品
中
反
映
時
代
，
不
如
說
作
家
要
在
作
品
中
反
省
自
己
在
這
時
代
中
所
體
驗
的
種
種
。

」
爲
甚
麼
呢
？
因
爲
在
現
箕
生
活
中
，

人
們
入
世
愈
深
，
所
接
觸
的
事
物
也
必
然
愈
多
，
他
所
遭
遇
到
的
迷
惑
當
然
也
就

會
隨
之
加
深
。
如
果
我
們
僅
僅
從
感
覺
出
發

，
不
僅
無
以
從
萬
相
中
見
出
眞
箕
，
反
而
會
陷
於
迷
執
之
中
。
就
好
像
：
我
們
如
果
不
能
從
褒
小
胛
的
女
人
身
上
體
認
出
纏
足

的
痛
苦
，
而
只
看
到
三
寸
金
蓮
的
搖
曳
生
姿
；
則
如
此
的
反
映
，
便
必
然
形
成
了
一
種
自
私
。
近
誼
聖
印
法
師
的
「
般
若
波
羅

蜜
多
心
經
講
話
」

，
有
一
段
話
很
可
以
說
明
人
們
因
個
人
的
迷
執
而
產
生
的
種
種
；
他
說
：

_ 

讀
子
于
的

「

艷
楊
」

段
里
程

尉
天
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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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心
隨
境
轉
」
原
是
現
在
人
的
心
病
。
在
自
我
迷
執
之
心
未
被
眞
正
否
定
的
限
度
之
下
，
卽
是
不
能
移
逹
到
無
我
的
境
地

以
前
，
不
論
是
善
的
或
是
惡
的
世
界
，
都
只
是
依
着
人
所
處
的
際
遇
，
偶
爾
地
行
善
或
行
惡
，
可
憐
大
地
衆
生
，
常
是
以

此
執
迷
之
心
爲
湛
礎
，
過
着
無
端
旋
轉
的
人
生
的
淺
薄
之
相
…
·
;
。

而
一
些
文
藝
作
品
所
以
「
以
表
現
美
；
善
始
，
以
助
紂
爲

虐
終
」
者
，
也
許
正
因
爲
他
們
的
作
者
仍
在
現
實
的
淺
薄
中
迷

執
不
悟
的
關
係
吧
！

怎
麼
辦
呢
？
拋
掉
自
己
。
記
得
有
一
次
跟
子
于
先
生
談
到
如
何
「
追
尋
自
我
」
的
問
題
時
，
他
晉
說
過
一
句
很
耐
人
尋
味

的
話
：
「
要
追
尋
自
我
，
必
先
丟
掉
自
我
。
」
其
箕
，
說
開
來
是
沒
有
甚
麼
值
得
詫
異
的
。
有
人
說
：
藝
術
是
建
莘
於
自
由
之

上
的
，
沒
有
自
由
就
沒
有
創
作
。
但
是
，
自
由
不
僅
是
向
別
人
爭
取
的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向
自
己
爭
取
的
。
尤
其
知
識
分
子
，
當

他
爲
了
生
存
而
追
求
外
物
至
於
「
物
役
」
甚
而
「
物
化
」
時
，
則
「
無
恒
產
而
有
恒
心
者
唯
士
爲
能
」
那
句
話
，
便
就
成
爲
一

種
詆
言
了
。
所
以
，
如
果
他
不
能
切
身
體
驗
現
實
的
痛
苦
，
則
他
所
談
的
「
爲
藝
術
而
藝
術
」
、
「
爲
學
術
而
學
術
」
，
甚
而

「
人
這
主
義
」
澶
「
個
人
尊
嚴
」
等
等
，
都
不
過
是
一
種
穿
着
漂
亮
外
衣
的
自
私
而
已
。
這
樣
的
知
識
分
子
，
如
果
還
要
用
作

品
誇
耀
自
己
的
孤
獨
、
寂
寞
、
疏
離
：
…
；
便
無
異
把
自
己
當
成
天
之
驕
子
，
覺
得
世
界
上
最
痛
苦
，
最
嚴
重
，
最
驚
天
動
地

的
事
，
便
是
他
個
人
受
到
屈
辱
，
而
不
願
也
不
能
去
看
看
這
世
界
上
是
否
還
有
比
他
個
人
的
孤
獨
辶
寂
寞
更
摻
痛
的
事
。
這
種

自
我
中
心
的
擴
大
，
使
得
一
些
作
家
過
於
執
着
自
己
的
痛
苦
，
而
不
能
由
個
人
的
痛
苦
推
展
開
去
，
沉
痛
地
去
追
翥
產
生
它
的

根
源
，
化
個
人
的
悲
苦
爲
大
衆
的
悲
苦
，
於
是
文
藝
作
品
就
只
好
在
自
我
感
偽
的
象
牙
塔
裏
蒼
白
下
去
。
所
以
，
一
個
作
家
所

以
畏
頭
畏
尾
，
大
概
正
應
涪
老
子
所
說
的
「
吾
所
以
有
大
患
者
，
爲
吾
有
身
」
那
句
話
吧
！
金
剛
經
說
：
「
應
無
所
住
，
而
生

其
心
」
；
我
們
唯
有
對
「
自
身
」
不
「
住
」
、
不
「
執
」
，
才
能
捨
粲
自
私
；
也
唯
有
自
己
超
脫
出
來
，
客
觀
地
去
省
察
自
己

，
才
能
有
眞
正
的
公
正
。
如
此
而
看
萬
物
，
自
然
一
切
洞
然
，
「
落
花
水
面
皆
文
章
」
了
。
否
則
，
不
能
忘
我
，
必
然
一
片
傷

感
；
不
能
忘
物
，
必
然
心
有
所
縛
。
那
麼
一
個
作
家
如
果
眞
要
追
尋
自
由
，
他
自
己
便
首
先
應
該
排
除
心
中
的
自
私
觀
念
，
逹

乎
物
我
兩
忘
的
地
步
才
行
。



- 35 • 

從
這
一
觀
點
看
去
，
在
我
國
古
典
文
學
中
，
像
南
朝
時
代
宮
體
詩
一
類
的
作
品
，
可
說
是
未
能
忘
物
的
產
物
；
像
柳
永
和

秦
少
游
等
人
的

l
些
作
品
，
可
說
是
未
能
忘
我
的
產
物
；
如
果
我
們
想
在
文
學
逍
產
中
找
翥
典
範
，
這
些
作
品
似
乎
都
沒
有
學

習
的
必
要
。

這
些
年
來
，
我
個
人
寫
了
一
些
不
成
熟
的
作
品
，
大
都
收
到
「
到
梵
林
墩
去
的
人
」
那
本
集
子
裏
。
雖
然
當
時
也
曾
沾
沾

自
喜
過
一
陣
，
今
天
看
來
都
遠
太
執
着
個
人
的
痛
苦
，
當
我
重
讀
自
己
當
年
的
寂
寞
、
孤
獨
，
而
又
想
到
那
些
每
天
在
日
哂
雨

打
中
從
不
標
榜
自
己
的
農
人
時
，
臉
上
就
止
不
住
發
起
燒
來
。

所
幸
r

有
不
少
朋
友
常
常
使
我
看
到
自
己
的
缺
失
，
子
于
先
生
就
是
其
中
一
位
。
今
天
重
讀
他
的
作
品
，
想
到
他
講
過
的

一
些
話
，
就
止
不
住
寫
了
出
來
。
子
于
先
生
說
：
他
雖
然
已
經
過
了
五
十
，
但
一
股
壓
抑
不
住
的
力
抵
，
使
他
在
敎
完
數
學
後

不
能
不
拿
起
筆
來
寫
小
說
。
這
種
衝
破
壓
抑
的
力
蠹
，
在
他
的
「
摸
索
」
那
本
集
子
裏
，
有
了
很
動
人
的
述
說
。
他
說
.. 
雖
然

自
己
已
經
到
了
不
該
胡
亂
掙
扎
的
歲
數
，
但
仍
然
止
不
住
要
在
現
箕
中
追
尋
；
他
自
認
寫
那
篇
「
高
處
總
是
眼
亮
」
時
正
有
着

要
往
上
衝
的
心
情
。
但
往
哪
裏
去
呢
？
緹
過
一
番
激
盪
，
便
決
定
要
冷
靜
下
來
好
好
溍
看
這
個
世
界
。
這
是
就
「
艷
陽
」
各
篇

的
共
同
態
度
。
他
說
：
如
果
可
能
，
還
希
望
在
冷
靜
觀
察
之
後
，
能
移
於
萬象
中
抓
住
眞
箕
，
寫
出
另
一
些
作
品
。
聽
了
子
于

先
生
這
段
敘
述
，
使
我
不
覺
想
起
屈
原
的
話
來
：

如
果
我
們
要
把
藝
術
當
作
對
生
活
的
體
認
，
則寫
作
便
是
一
種
永
遠
不
息
的
起
路
工
作
—
—
．
稍
一
駐留
，
日
子
就
從
身
溫

過
去
了
。
從
「
摸
索
」
到
「
艷
陽
」
所
顯
示
的
，
正
是
子
于
先
生
不
息
的
趕
路
耦
砷
。

朝
發
軔
於
酒
梧
兮
，

夕
余
至
乎
玄
圃
；

欲
少
留
此
靈
攻
兮
，

日
忽
忽
其
將
漼
。




